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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丽水行吟
汤达金

相约春深丽水游，
画乡观鹤共登楼。
山菇岩宕千樽酒，
笑踏仙都云水悠。

蕉村千年粮仓
程丽平

黛瓦雕梁入眼中，华堂大院隐玲珑。
墙含岁月千年影，地透明清百代风。
仓廪无粮根末固，山川有意谷丰隆。
沧桑见证变迁物，一族兴荣夺巧工。

秋游千佛山
周加祥

秋风瑟瑟缙云深，万里清凉万里林。
树叶轻飘如漫舞，山泉急落似狂吟。
染黄退绿苍空远，革故成新大地殷。
有限人生无限梦，悠悠意念度迷沉。

夹路畈油菜花
虞克有

山外晴川一片黄，东风拂袂送清香。
勤蜂争趁春光好，挤在花丛采蜜忙。

双童山
陈逸龄

人物蜿蜒险，倚绝壁、玻璃空站。青雾散，登
仙桥一览。

梦古代双童积雪滟，心旷神怡瞻溪涧。春满
涧，细细赏、松州人面。

新路湾梅干菜
何益林

天生碧玉总长嗟，亦曝还蒸几次加。
才溢菜干年少味，馋虫牵到外婆家。

内河赏梅
叶菊华

红稀绿瘦柳还眠，灿灿新梅独占妍。
未近芬芳闻馥郁，怎堪早已醉花前。

樱花谷春行
程瑞文

坐对樱花赤岭西，碧空新洗晓云低。
数丛粉蝶穿芳径，几羽金莺戏锦溪。
叠雪翻成香雾海，流霞散作绛纱霓。
最怜谷底徘徊久，万片飞英没石梯。

轩黄茗茶
应子根

括苍胜境龙溪碧，黄帝当年觅药还。
偶获灵株珍茗现，初含嫩叶露华妍。
千秋瑶草春芽绽，数代茶农妙指传。
炉火盈光汤色暖，香飘漫宇结仙缘。

潘家大院
刘雪莲

深宅重桓岁月藏，帘卷雕梁，院锁沧桑。朱
门厚德义声扬，仓满秋香，福满高堂。

石碾无声旧梦长，锄挂斜阳，秤忆流光。传
家文脉续华章，又载荣昌，又启新航。

母亲对田地的眷恋，跟随着她的年龄增长，日
益加深。

这与我们孝敬母亲的愿望是相违背的。为人子
女，我们是多么希望父母老来享福啊！

父母在那个食不果腹的年代，为了培养儿女们
成才，甘愿守着一亩三分地受苦受累。而今，我们
都已经成家，且每个人都事业有成，母亲完全有条
件享福。然而，母亲放不下一直陪伴她的田地。她
没有按照我们兄弟姐妹所期望的样子生活，依旧早
出晚归，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

天刚蒙蒙亮，她便起床了。随随便便吃一点，
便往田间地头赶去。那个点，田地还在睡梦中，等
着太阳来唤醒呢；早班的公交车司机，还在赶往开
车的路上呢。

母亲就是这样，一日复一日，一年又一年，比太
阳还早去唤醒那一片田地。

那是一个刚下过雨的清晨，田埂上满是泥泞，
一不小心就会滑倒。母亲小心翼翼地从田埂上走
过，看到亲手种下的青菜，已经是绿油油的一片，眼
里满是欢欣。她加快了步伐，到田里拔来一篮子青
菜。一篮子的青菜，母亲计划着回家把雨天粘在菜
叶上的泥土洗净，再送给我、送给姐姐、送给邻居，
她的心是无比欢愉的。

母亲提着那一篮子菜准备回家，走过那片泥泞
的田埂，走到一块满是污泥的地角时，一只脚滑了
出去，母亲提着篮子的手瞬间松开，另一只手不自
觉地摁在地上。篮子里菜散落一地，胳膊传来一阵
刺痛。

母亲打电话给我们说摔了一下，手臂有点疼。
我马上回家把她带到医院检查，拍了片，医生说骨
折了。

还好不是很严重，但需要住在医院里治疗。我们
几个兄弟姐妹陪伴在母亲身边，纷纷劝说以后不要再
去种菜了，保重好身体，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母亲像是犯错的孩子，低着头，唯唯诺诺地对我们
说：“平时都是不会的，那天下过雨，我也很小心了……”

我们兄弟姐妹心里很是理解母亲的心情，以及
她对田地的厚爱。但毕竟母亲年事已高，怕她再次
发生意外，我们还是严肃地对她说，以后尽量不要

雨天去拔菜，收了这些菜后，也不要再翻种了。
母亲口头上答应我们，收了这季的菜，不再种

了。
可等到手好利索以后，又开始倒腾她的田地，

种下各种蔬菜瓜果。母亲播种田地的心情，犹如我
们高考刷题，在田地里，总有她做不完的题目。

母亲是个苦命的孩子，她一生下来才没几个
月，生母便与世长辞。外婆去世后，外公家的生计
更加艰难窘困，家徒四壁，清贫如洗，无奈之下外公
只好将母亲寄养在别人家。很小的时候，母亲就跟
随着大人到田地里种各种庄稼，没有读过一天书。
母亲一生都在种田地，血液里融入了泥土的气息，
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去年的一个清晨，母亲刚刚为嫩绿的菜叶捉了
虫子，又将路边的杂草除去一些，不料却踩上了一
根钉子，钉子戳穿鞋底，刺进脚底，当时母亲也没有
当回事，顺手拔出了钉子，摘了些菜回去。不承想，
三天后，母亲的脚板肿胀厉害，疼痛难当，走路困
难。不得已，才告知姐姐。姐姐马上带母亲看医
生，医生对伤口进行了消毒，打了破伤风的针，又开
了几天吊瓶。

十多天后，肿胀不但没见好，反而越发严重，走
路也是举步维艰。姐姐又带母亲去医院检查，这一
次连医生也慌了神，该用的消炎药也用了，竟没有
作用，不知何因。于是利用各种医疗器械检查，最
后做了磁共振，查出了病因。原来是被一种十分罕
见的病毒感染，得了骨髓炎。母亲因为错过了最佳
的治疗时间，不得不住院接受手术。这是母亲七十
多年来的第一次手术。

手术后，恢复不错。到了能下地行走，母亲就
闲不住了，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回老家看看她的田
地去。我们渐渐地明白，田里的各种蔬菜瓜果，才
是她两个多月来魂牵梦萦的牵挂。

姐姐又是担忧又是生气，但不好多说，母亲的
心在田地里，我们都是知道的。姐姐只能劝说母亲
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太劳累了。母亲笑着说，知
道了知道了，会小心的呢。

阳光簌簌而落，在田野上绽放一片绚烂的色
彩。在田地面前，母亲是欢快的，汗水湿了她的衣

裳，她感觉不到累。她既是田地的主人，也是田地
的客人，她每天都感知田地里的温度和气息，耕耘
着属于她自己的快乐，而播种的成果让我们兄弟姐
妹的餐桌上都有田地里自然的味道。

母亲看到如今的乡村，大部分都是荒芜的田
地，长满各种杂草，心里五味杂陈。在母亲心里，田
地应该有田地的样子，大地才有生机和生命，那样
才对得起田地。如此，母亲怎么能闲得下来呢？

她种菜太用心了，品类又多。豌豆的豆荚比别
人家的饱满，茭白比别人家的白嫩；白菜，水嫩水
嫩，像小姑娘的脸，一掐就是水；卷心菜，一排排，像
队列整齐的勇士，极有精气神儿……

这么多菜根本吃不完。母亲便送给亲戚朋友，送
给门口的保安，送给楼上只有一面之缘的邻居……

妻子的手机总是会在清晨响起，那是母亲的电
话，告诉妻子菜放门卫那里，记得拿回家。

上个月，母亲来电问：“今年种了新品种的玉
米，你姐姐觉得好吃呢，已寄到杭州给她，我这里准
备了一篮子给你们家的。”

前些日子刚刚回老家带了几个大袋子的青菜，
玉米也有。于是，我便对母亲说：“等吃完了再来取
吧！”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母亲又打来电话，说是已
经在我们小区门口，玉米已经放在保安室，叮嘱
我下班后千万不要忘记拿回家。她马上去车站坐
公交车回丽水了，青田到丽水还有最后一班车。

我隐隐感觉哪里不对。仔细一想，母亲是从丽
水下来给我送玉米的。我又感动又高兴。为了几
根玉米让我尝鲜，不辞辛苦从丽水乘公交车送下
来。公交车停靠点多，来回要三四个小时的车程，
我怎能不感动呢。高兴的是，母亲的精力还是那么
好，让我时刻感受着母亲对我那份厚重的爱。

连续几日，眼前总会浮现母亲播种的样子，眼
睛变得湿润起来。母亲与田地之间的关系，是人生
的另一种表达，包含着勤劳、善良、希望、奉献、坚
韧、豁达、包容……而这些品质，母亲又潜移默化地
传给了我们，让我们在工作中同样有了母亲对土地
表达的影子。是的，母亲对田地的热爱，也是给我
们的留存。

母亲的田地
林建利

我家乡山峦起伏，田地稀少。清明时节，漫山
遍野的杜鹃花竞相绽放，红的似火，白的如雪，它们
在千山万岗间争奇斗艳，将这片土地装点得如诗如
画。按照当地的习俗，清明节的前三天和后四天，
是后辈们缅怀先辈、扫墓祭祖的日子。此时，山间
小道上，前来祭祖的人们络绎不绝。

我的远祖杨家将，满门忠烈，为北宋王朝守疆
卫土，立下赫赫战功。然而，他们却遭到朝中奸
臣的迫害，门庭冷落，人丁稀少。到了南宋时期，
杨氏后裔随康王南渡，辗转流离，最终在闽东松
溪县定居，繁衍生息了十二世。明景泰年间，我
的庆邑八都山柘杨氏始祖环一公，带着三个儿子
从闽东松溪县迁徙到庆元，来到海拔 1563.2 米的
巾子峰脚下和半山腰。巾子峰峰顶常年白云缭
绕，宛如仙境。环一公在这里拓疆辟田，肇基建
村 ，至 今 已 繁 衍 了 十 六 世 ，族 丁 繁 衍 至 3000 余
人。族人始终铭记祖宗“内修外敛，耕读传家，忠

厚继世”的教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分守己，
从不向外人炫耀祖宗们为祖国守疆卫土而浴血奋
战的英雄事迹。

或许是先贤们的血脉传承，在推翻封建帝制的
大革命时期，我的伯父杨继登于 1911年革命军光复
杭州时，毅然报名参加了敢死队。在那场生死搏斗
的战斗中，伯父奋不顾身，英勇奋战，最终光荣牺牲，
成为庆元有史以来首位革命烈士。他的英名在族谱
中熠熠生辉，他的爱国情怀如同和风，泽被子孙后
代。

江河后浪推前浪，宗脉代有英贤出。我的堂兄
杨起传刚 18岁那年，侵略者在朝鲜点燃了战火。他
在亲人的欢送下，毅然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军。在
战场上，他无畏牺牲，表现突出，荣获二等功两次、
三等功四次。回国复员后，国家有关部门安排他到
承担着国家对外援建任务的上海市设备安装公司
学习相关技术。堂兄干一行爱一行，在单位刻苦学

习，技艺精湛后，被国家外事部门派往阿尔巴尼亚、
巴基斯坦、桑吉巴尔、加纳等七个国家进行援建工
作。回国后，他脚踏实地，在工作岗位上一步一个
脚印，后退休定居上海。

走在路上，触目所及，仿佛杜鹃花积攒了一年的
力量，都要在清明时节爆发。千山万岗，一朵朵、一
簇簇的红杜鹃花开得如此火红灿烂，如同跳动的火
焰，不仅要把身旁的青山染红，似乎还要将头顶的天
空也烧成红彤彤的一片；而白杜鹃花则开得娴静文
雅，花色洁白，一身素裹。一方是至阳至刚，另一方
是至静至柔，但二者却如此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构成
了一道红白辉映、相得益彰的绝美风景线，令人叹为
观止。

岁月如行云流水，年年清明，今又清明。人类
寻根溯源的赤子之心，有如那熊熊燃烧的红杜鹃
花，炽热而坚定；缅怀先贤的情怀，有如洁白的白杜
鹃花，纯净而真挚。

怒放的杜鹃
杨起行

前几日不经意看到茶几上有女儿的一包糖果，
如弹珠般大小，圆圆的、彩色的。记忆莫名被触动，
不由让我想起一个陌生的人。

对于他的记忆，我已然模糊，不知道他姓甚名
谁，更不知是哪里人，唯一记得的，他是一个货郎，
当时应该 50多岁，皮肤有点黑，还有一把乱糟糟的
胡子。

那时候我读小学，有一天这个人突然就出现在
我们村子里，挑着一个货担，然后在我家屋后的公
路边兜售小物件。这样的货郎那时有很多，特别是
鸡毛换糖的那种，后来才知道大多是义乌、永康一
带的人，很受我们小孩子欢迎。那时候听到街口拨
浪鼓一响，我们就会飞快从家里拿出一些准备好的
旧塑料鞋等物品，然后换回一块麦芽糖，美滋滋舔
上半天。货郎一般在村里转悠一下就走了，而这个
货郎不一样，打从我们村里出现，就一直没走。他
担子里的货物我大都没印象了，就是有一种圆圆的
彩色糖果，没有塑料纸包裹，一分钱一颗，记忆中的
味道还是甜的。

那时小店里的糖果一般论斤卖，大概也就一两
元钱一斤，现在想来也不算贵，但当时对于我们小
孩却是不可承受之重。但一两分钱，我们自信还能

从家里头翻找出来。
这个货郎也很风趣，会给我们讲一些故事，以

及他的一些见闻，所以在他的货担前，经常会聚上
一群小孩。有时候，他会用长着长长指甲的手指捏
出几颗糖果免费分给我们吃。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母亲终于发现我翻箱倒柜
的秘密。有一天她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这个人不
讲卫生，让我别去他那买糖果了。后来果然有好几
次，我见他一个人的时候会用手抠脚趾，然后放鼻
间闻一闻。

过了几年，我开始转到镇上读中学，而且随着
年岁增长，对糖果也失去了儿时的兴趣。有时周末
回家，偶尔还会见着他和他守着的货担。再后来，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人就没出现了，也许
是走了，也许是我忘了。

清明前回家，我特意向母亲询问这个人的情
况，母亲很惊讶，问我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人来？我
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母亲想了好一会儿，说
她也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是我们里头一个村子
的，也不知道名字，家里也没什么人，听说早年外出
流浪了一阵子，也有说是出去讨饭了，还听人说以
前也赚过几个钱，后来又被那些不正经的女人给骗

了，再后来就那个样子了。
我问，那后来怎么样了？母亲说她也不知道。
电影《寻梦环游记》里将人的死亡分成三段式：

第一次是生理上的死亡，即心跳停止；第二次是社
会学上的死亡，即葬礼结束；第三次是“终极死亡”，
即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你的人把你忘记。

我不清楚，像货郎这般人应该归为哪一类？若
说还有我记得他，但我不知道他是谁；若说没人想
到他，但我明明又有些印象。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经常会出现，有些人匆匆而过，有些人可能会驻足
聊上几句，因为没什么交集，或许是太平凡，往往被
我们所忽略。这个世界大抵也如此，记忆和传颂的
往往都是名人或者英雄，但有更多的人，一如鲁迅
笔下的“闰土”，一辈子默默无闻，匆匆地来，又悄无
声息地走。如果不是迅哥儿的牵挂，这样的人或许
从未被人记起，当然也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人就从来
没有出现过。

所以世上的众生，能留下一点涟漪、翻起几朵浪
花的，毕竟还是少数，几代过后，便也埋没了。但作
为曾经一个真真切切的、鲜活的生命体，活过一遭，
走了一遭，总有一些意义上的东西是值得尊重的。

这或许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祭祀和缅怀！

无名记
潘旺峰


